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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意义”

张尊超

——回忆父亲张岱年及其综合创新论

今年正值父亲张岱年逝世 10

周年，北京大学、清华人文学院、

社会科学院和中科大人文学院等

单位召开了纪念会，我想这是对

父亲最好的纪念。

现在我从家人的角度来谈谈

父亲。

父亲一生致力于综合创新，

他提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

综合创新论，并一生身体力行。

父亲一生致力于独立思考。

事实上，这也是他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就提出综合创新思想的

原动力之一。

他十七岁时写的文章道：“先

王之法，不惟在后世不可用，在

当时亦未必尽当也；⋯⋯”“不

能怀疑，则必不能得真”；“崇

拜圣哲学圣哲，非当完全服从圣

哲，⋯⋯他有创造的贡献，我亦

要有创造的贡献”，“一个人不

可作一古人凭以借尸还魂之人”。 

他在 1932 年的日记中写道：

“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

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

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

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

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

的。” ⋯⋯“我实在不能受任何

前人的限制。前人所发现的真理，

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应用而有

效的方法，我可尽量采用。我却

不能只作前人学说之阐释者或修

正者。⋯⋯ 哲学的工作，离不开

创发。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实

在，不是面对典籍”。

2000 年秋张岱年在香山双清别墅

张岱年
（1909~2004年），曾用名

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

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

史家。1933年任教于清华大

学哲学系，1936年写成名著

《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

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

会长、名誉会长。曾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

研究员、中华孔子研究会会

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

所所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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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正式和我谈起他

的综合创新思想，大约是 1969

年末，我从外地回家探亲的时

候。他提醒我：要注意有创造，

要综合创新。文化的发展要综

合创新，哲学的发展也要综合

创新。你走到工作岗位上，在

工作中也应该注意综合创新。

他以一种哲学的宏观思维谈到

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学无线电

的，当时的计算机有好几间房

屋大，父亲说，将来计算机会

发展到可以装进提包里。我说：

“你这是天方夜谭。”而如今

这个天方夜谭已经成为现实。

他还讲了他的综合创新学说理

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他说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

意义，但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

很好地理解。

后 来 我 读 父 亲 的 著 作，

才对父亲的话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父亲已提出综合创新，当时说

的 是“ 综 合 创 造”。 上 世 纪

30 年 代 初， 曾 经 有 过 一 场 中

国文化论争。有些人坚决主张

全盘西化，另外有人坚决主张

国粹主义、鼓吹旧文化。而父

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旗帜鲜明

地提出“文化综合创造论”。

1933~1935 年 间， 他 先 后 写 了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

化与创造》、《关于中国本位

的文化建设》、《哲学上一个

可能的综合》等多篇文章来论

述这个问题。

父亲认为，文化走向关系

的是民族危亡，“中国人如果

守旧不改，则无异于毁灭；如

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

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

危险”。“惟有信取文化的创

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

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

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

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

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唯

一的出路”。 

他又特别强调综合： “创

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

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

定了旧事物 , 一面又保持旧事物

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

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

有所新创，以新的姿态出现。

凡创造的综合⋯⋯，是否定了

旧事物后而出现的新整体。” 

“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

人文日新

张岱年手稿

30年代起，张岱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及科学著作。这是部分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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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

创造”。他强调必须用辩证的

方法来分析文化，主张尽可能

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优良的东西，

而弃其流弊；同时克除中国文

化中病态腐蚀的部分，而保持

发展其中健康的部分。他强调

“固要吸纳西洋文化，却又要

避免为西洋所同化”，“在现

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

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

路一条。”他主张“发扬中国

固有的卓越文化遗产，同时采

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

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

化”。这虽然是三十年代所写，

但即使今天回首，这些话仍极

具真知性。

半个世纪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又有过两次文

化讨论。我父亲又一次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这时候我已经调回北京，

他也常和我谈起文化综合创新

问题。这时因为大家都很忙，

不像上次能用整块的时间和我

谈，只是在见面的时候有空聊

几句。他对我说，中华民族是

有创造性的，一个民族没有创

造性，这个民族就完了。关于

文化问题，我反对全盘西化论，

也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主张

兼综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

主义中国新文化。他特别强调，

既要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

中的特殊贡献，又要学习西方

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

学成就。而文化的综合创新有

一个理论基础，这

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一件事，

我记得很清楚。当

说到“全盘西化是

断送中国前途的主

张，他们根本不懂

历史，既不懂中国

历史，也不懂世界

历史”的时候，父

亲非常激动，简直

是在呐喊，我妈赶

紧来劝他。

后来当综合创

新观点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赞同，他由

衷地高兴。1999 年

8 月《求是》杂志

编辑来访，说综合

创新文化观的影响

很大，我爸听了非常高兴，说“终

于不枉费心力了”。我回到家，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此

事，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父亲总是对我说：“我不

是儒家，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

应当强调，他这里说的是他从

年轻时就提出的“解析的新唯

物论”，即将唯物、理想、解

析综合于一。

我想他与辩证唯物主义的

渊源，要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

这 里 讲 个 小 故 事： 我 高

中的时候，政治课讲到辩证唯

物主义。因为讲得简单抽象，

我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

回家仔细问父亲，他竟然出口

成章滔滔不绝。我说，你说的

这些太多了，能不能写出来让

1989 年 5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张岱年先生从事教育和研究 56
周年暨 80寿诞祝贺会。左起：张孝文（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张岱年、羊涤生（清华大学教授）、
朱德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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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看慢慢消化。父亲仅用

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手写出一本

深入浅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提

纲”给我看。我仔细看后，又

问他不少问题，他在回答的过

程中，旁征博引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很多著作，不用查书，出

口 成 章。 有 时 我 问，“ 恩 格

斯哪篇文章说的这话？”他脱

口而出在哪本书第几页。这让

我十分吃惊。我问他，你怎么

这么熟啊？简直倒背如流了。

我说，我听你平常跟客人谈的

都是孔子孟子庄子荀子，你不

是 在 研 究 中 国 哲 学 史 吗？ 他

说，他年轻的时候看过包括辩

证唯物论在内的大量中外哲学

书籍，“你不知道我当时下了

多大的功夫”。他看中译本，

不满意，就通读原著。他说只

有看原著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层

含义。至今家里还保留着他年

轻时读的原著，上面写满了批

语，划上了重点，还有许多英

文写的读书笔记。他看的书真

不少，包括罗素、穆尔、怀特

海、博若德、马克思、恩格斯、

黑格尔、费尔巴哈、维特根斯

坦，还读康德、尼采、欧根、

斯宾诺莎⋯⋯而且对每本书都

有评论。在一本英文版的辩证

唯物论的书的封面，他写道：

“真正的真理”。

父亲对唯物辩证法的坚定

信念，是建立在对人类思想成

果的深入研究之上，更是因为

与自己的所思、所得深度契合。

对于新唯物论，父亲并不盲从，

他说过：“今人对于新唯物论

的态度，可分三种：一是墨守

的态度，即类乎宗教信仰的态

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易

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

有所创说。二是盲目反对的态

度，即不求甚解，不做同情的

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

三是修正的态度，即认宗师所

说有对有不对，应有所改变。

对于这三种态度，我都不赞成。

我的意思认为学术之进，端赖

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

水，实非真学。而不求知之即

反对之态度，更属狂谬。⋯⋯

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

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

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

之。” 

我父亲在认识论上强调解

析的新唯物论，同时强调理想，

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将唯物、

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是他

的一大特点。

他始终强调“理想”，他说：

张岱年题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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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是必有一个伟大的理想

作其努力的目标⋯⋯一个民族，

必须有值得为之牺牲的理想，

人民更必须有为理想而牺牲的

精神，然后这个民族才能强盛。

有这种大理想，人们才会觉得

人生有意义，才会觉得人生有

价值；没有这种大理想，人们

会感到空虚、无谓，因而萎废、

堕退。这种大理想，是一个健

全的民族所必须有，而宣示这

种大理想者，当是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对于

父亲，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教

条，而是服务于社会、人生的。

1934 年，他写道：“中国民族

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必要有

一种勇猛刚毅能应付危机的哲

学。”1935 年，他说：“尤其

在中国现在 , 国家与文化都在存

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

或甘于萎堕，⋯⋯在此时，如

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

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

有明切的认识， 共同统会于一

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

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

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

业之最高指针的。”

《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他

在民族危亡时刻“空所依旁探

求新哲学之路”的“创发”，

是哲学创新精神的实践。他曾

说：“当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主要还是对代表人物、学派的

分类、分期的叙述性研究，真

正旨在清理并重构这个传统哲

学体系，特别是以问题和范畴

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

似乎还没有。要弥补这项缺憾，

成为我撰作此书的最初动机。” 

这部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揭示

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体系。

父亲一生著作等身，包括

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以及文

化问题。他晚年在一个自我介

绍中这样写道：

“我的座右铭是：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 ，好学深思心知其

意 ，言有物而行有恒 。”

这正恰恰勾画出他的一生。

父 亲 从 年 轻 的 时 候 起，

就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精神。他

十分热爱《易经》中的两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985 年 5 月起兼任清华大学思

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时，他特别

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中华精神和综合创新的理论。

他认为，中华民族屹立世

界 5000 年，必有其民族生存的

优秀精神支柱，这就是“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父亲一直

在弘扬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中华精神，其实，这也是他

一生安身立命的八个字。这不

仅成为他研究学问的主旨，更

是从少年时候起就成为他日常

行为的准则。直到耄耋之年，

他还以老迈之躯写文章做讲演，

不遗余力地高调倡扬“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

神”。他写出《中国伦理思想

研究》，还有志于写出一本关

于哲学理论问题的专著。1997

年 6 月 16 日，他开始写作《自

然与人》，用辩证的观点重新

论述天人关系，可惜最终未能

完成。

我想，现在国家正面临中

国崛起的机遇和挑战，综合创

新的理论，将在历史进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无论对现在，还

是对将来，特别是将来。

2001 年搬入蓝旗营新居，张岱年与夫人冯纕兰在客厅合影


